
快乐就像天上的星星或溪边的野花小
草，哪里看不见哪里没有呢？

穿的衣服破，我们又不去谈恋爱；偶尔
穿件新衣，还不自在，无论打雪仗或上树掏
老鸹窝，总有顾忌，怕弄脏或扯个口子，回
家去挨娘的笤帚把儿。所以娘要我换件新
衣服，总是很费事儿。哄着骗着换上，立马
像只病鸡，总要蔫巴几天，笑都笑不甜的。
说到吃，我觉得我娘给我蒸的红薯挺香的

……当然，大多的时候，我吃的高粱面馍
馍，高粱面虽和麸皮一样扎人的喉咙，但若
稍微蘸点辣椒或蒜汁，也就把山珍海味或
过大年吃大餐的味道品出来了。

说到欢乐，我要说的就太多了：收罢秋
村上又要演皮影儿，二伯家的桑葚又熟透
了……今日我们还谋划着捅屋檐下的马
蜂窝，明日却又想去河边摸泥鳅了……这
些个事哪一件不足以让人乐得屁颠颠好几
天；还别说隔三岔五有到附近村庄或者镇
上去看大戏看电影这类好事哩……

大戏我不爱看，都是老戏，也许是年龄
小，我总搞不清那些个戴红胡子的大花脸
和头上插野鸡翎子的人在戏台上没完没了
地争吵什么。打仗的电影多好看啊！每回
到最后，那些个指挥员往山顶一站，把手里
的盒子枪一挥，再喊声：“冲啊！”看上一百
遍都不过瘾。只可惜电影都是晚上演的，
我自个不能去，每回都得求我哥带着我，多
烦人呀。

“哥，哥，今晚你把我带上吧。”
“不带。你去了光睡觉。”

事实上，不管我求我哥的眼泪吊得有
多长，电影一开始，我兴奋的情绪便一点点
低落，末了，总是不可救药地沉入瞌睡的汪
洋……我不争气的头就像个鼓槌似的一
遍遍落下，每撞一回谁的腿或腰还要装得
像没睡一样。一直到喊“冲啊”这一声时，
我才一个激灵睁开眼睛，但我却总是难以
彻底醒过来——一直到电影完了哥牵着
我的手往回走的时候。

慢慢地，我就不愿再当我哥的跟屁虫
了。人一天天大了，爹这时哪里还管得下
我，见了我，只气得摇头叹气地用“小土匪”
或“贼吃鸡”一类的话贬损我。镇上演电影
哪次台下少得了我？镇上演电影要钱是不
错，但若想让我掏钱去买一回票，那我就不
是我了！

票并不贵，大人五分，娃娃三分。但我
们谁又掏得起这笔巨资呢？

没有钱，电影还得看，不想鬼点子就不
行了。反正我们没事，天不黑就到镇上去
了。到了露天电影院外面，便像一条条游
狗似的转悠着。不定啥时候，收门票的人
打个喷嚏或抠个鼻子，我们便像泥鳅一样
溜进电影院了。

实话说，我们那时去镇上的目的，似乎
并不全是为了看电影，而纯粹是为淘气捣
蛋似的；假如哪天晚上我们没有捣鼓出点
新花样，心里便总像被毛毛虫啃舔似的不
舒坦。那一晚，我们便成功地上演了这么
一出好戏：我们十几个穿开裆裤的娃娃，整
整齐齐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地往里面走。

收门票的问：“票？”我们便说：“后面的人拿
着。”等我们的人进得差不多时，我们便刷
地四散开了。我们一个个滑得像泥鳅，机
灵得像猴子，他们抓一只麻雀还差不多，想
抓我们，没门！把收门票的那两个人气得
直骂：“这群猢狲！”却只有站在门口干瞪眼
的份。那晚，我们谁还有心事看电影，高兴
都高兴不过来。

当然，大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十分绅士
地手执门票，大摇大摆地走进电影场的，只
不过，我们拿的都是假票。那时的门票，大
都是用彩色纸油印的。因此，每回去看电
影，我们必先派一个人前去打探：今晚的门
票是什么颜色。然后再满街道找寻用同样
颜色的纸写的大字报或标语；反正街上花
花绿绿的大字报多的是，我们就撕下一点，
攥在手心。想用笔画画，就在上面描几
笔。收门票的人也想把票看清，但那里的
灯泡暗得像个萤火虫，进电影院的人又在
后面催着挤着，我们就一个个迈着矫健的
步伐跑进电影院疯去了。

这个方法虽简便易行，只是太无趣
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倒乐意从电影
院的土墙头上翻进去，这样我们差不多自
己就像在演一幕精彩纷呈的《平原游击队》
了。其实电影院内各处都有人把守着。
我们的策略则主要是调虎离山和声东击
西；《平原游击队》这部好电影教给我们的
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们先在墙外向里面撒几把土，根据
里面的响动，我们基本上就把守墙人的位
置摸清了。然后我们就声势浩大地发动
进攻——就是说：我们故意让几个人蹲在
墙头，这样就把他们的兵力全部吸引过来

了。蹲在墙头上的人却不往下跳，这样双
方就陷入长时间的对峙。在这当儿，我们
的人早从僻静的墙旮旯翻进电影院了
……而一旦我们有了内应，守墙人也就只
有被我们牵着鼻子转的份了……

翻来覆去看的也就那几部电影。到后
来，我们竟连那些电影的台词都会背了。
所以平时玩耍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演起电
影。一样乐器也没有，我们就只有用吹口
哨来伴奏。我们最爱吹的是什么？当然是
松井的队伍进村了那段。

要说我们在电影院玩得最尽兴最有趣
的事，当数“挤仗”了。大家到电影院走一
遭，谁不想占块好地方。而电影屏幕正前
方那块风水宝地，仅只屁股大一块，还让来
得早的人先占了。来得晚的人，谁不想往
里蹭蹭，这样不知不觉间，就把坐在里面的
人挤得受不住了。这样一来，电影场上一
晚上总有五六次拥挤起来的时候。人们拼
着老命往里挤着，任谁也不肯轻易让出哪
怕一个脚趾大点的地方。我们当然喜欢被
像一根草似的卷入到那个旋涡里去了。尽
管我们在里面被捂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
来，但却觉得有趣极了。大人们在那里争
夺的是地盘，我们则在里面寻找着欢乐，而
且，我们还找到了……

多少年以后，每当遇到什么烦心事的
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对着窗外或天空
吹起口哨。谁会料到我吹的曲调竟会是松
井的队伍进村了那段……顺着那条幽深
的时光隧道，昔日的快乐便像一条大河似
的汩汩汩地淌进了我的心房……只是我
搞不明白：我一生中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为
什么偏偏是我一生中最贫穷的时候呢？

郑州西部的碧沙岗，早年曾是一个
黄沙岗，春秋雨季风沙弥漫，落沙埋没了
耕地，形成高低起伏的沙丘，长不成庄
稼，附近村民只是在岗上栽些树木防风
固沙。1928年，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
冯玉祥为了纪念他历次作战中阵亡的官
兵，在这里修建一烈士陵园，取“碧海丹
心，血殷黄沙”之意，将陵园命名为“碧沙
岗”。并亲笔书写刻石镶嵌在陵园北大
门上（现今建设路路南）。冯玉祥还在陵
园内修建有红墙绿瓦，雅静的烈士祠，前
后大殿内悬挂匾额，放置烈士姓名的铜
牌，记载烈士功绩的金册碑记等。祠堂
之前建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亭及水池、
石桥。在祠堂之后，建有纵横成排的烈

士公墓和官兵眷属的公葬地。
冯玉祥建立陵园后，园内陆续掩

埋着不少他阵亡官兵的骸骨，而附近
的群众却一直称这里为“老冯义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市区的西部，
被规划为新兴的工业区，开始了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碧沙岗与城市建设连成了
一片，成为热闹区域，1956年，郑州市人
民政府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利用

“老冯义地”，地此兴建了一个繁花似锦、
绿草如茵、翠竹依依、古柏森森，一年四
季景色宜人的一个综合性文化休息场
所，命名叫“碧沙岗公园”。1957年5月1
日对外开放，1966年10月~1980年11月
一度更名为劳动公园。

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各地支援郑
州建设的职工日益增多，1956 年在碧
沙岗西侧，盖起了一排排职工宿舍和

家属住宅房屋，兴建了配套的综合性
商场——碧沙岗市场，从此，市场商店
比肩，这一带更成为郑州西部一处重
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周围人口密度
大增，按照方位形成了碧沙岗市场东
街、西街、中街、南街和北街。文化大
革命中，几条街更名为劳动市场街。
1982 年均更改为现
名碧沙岗东街、西街、
中街、南街和北街。

随着郑州城市
的迅猛发展，这些
昔日的街道已经成
为西部地区最繁华
的碧沙岗商圈。

十年后的一次长
途行走，逐渐揭开十
年前的残酷往事，以
及十年内所有的悲欢
离合。青年作家苏善
生的《七只象》里的不
同男女之间，不同的
感情波折，不同的世
事无常，却有着相同
的无奈与绝望。

《七只象》还原了
我 们 对 爱 的 有 关 记
忆，并以犀利和不加掩饰的
笔触讲述着我们都曾是从这
个世界走出来的人。虽然结
局未必与小说的“初一”或其
他人物相同，但有一点能肯
定：这一刻，我们的心在阵阵
颤栗中打发着时光。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爱的
人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会怎么
样生活。现实中，苏善生正
在以他的笔触，以他对爱以
及记忆的反刍，向我们阐述
着爱的真谛：爱就是珍惜他
或她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流

逝，加之俗世的尘埃，
很多过往已悄无声息
的消失成了一幅挂在
岁月里的水墨画。等
到老去的那一天，或许
我们还会想起曾经的
年少轻狂。因为《七只
象》是写给我们这些爱
着的人，写给我们这些
为爱曾放牧过青春的
人！更因为《七只象》
可以让我们面对逝去

的岁月安静下来，以啜饮的
方式品读过往的人生！

七只象，是叶清晨的母
亲留下的一把古筝底部的图
案，是青海湖畔一段美丽的
传说；七只象，在这里代表了
七个人，他们行走在这个世
间，用真爱和泪水浇灌逐渐
枯萎的都市灵魂。在这里也
代表七种爱，包含作者所认
知的人生百态。七只象，是
爱的标尺，更是这世间的旁
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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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许多人都在张罗进补健身、尤其是近
些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文化需要也水
涨船高，对于健与美的追求热度日益升高。但是，有
关专家告诫说，进补是有一定的学问的，不是人人都
可进补，也不是随便服补品、补药就可以的。冬季进
补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戒乱进补 首先，应该了解自己该不该补，属于
何种体质，何脏何腑有虚。一般而言，中年人以补益
脾胃为主，老年人以补益肾气为主。但具体到个人，
又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血阴阳共虚等不同，
要对照有关书刊介绍的内容认真分析，最好在有经
验的中医指导下判定。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不犯虚
虚实实之戒。

补而戒腻 对于身体状态不太好，脾胃消化不

良者来说，首先是要恢复脾胃的功能，只有脾胃消化
吸收功能良好，才能保证营养成分的吸收，否则服再
多的补品也是无用。因此，冬令进补不要过重于滋
腻厚味，应以易于消化为准则。

补而戒偏 中医认为，气与血、阴与阳虽然是互
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有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无阴则阳无以生，无
阳则阴无以化”等说法。冬令进补时也要注意

兼顾气血阴阳，不可一味偏补，防止过偏反而引
发他疾。

外感戒补 在患有感冒、咳嗽等外感病症时，不
要进补，以免留邪为寂，后患无穷。

戒以贵贱论英雄 对于如何进补，最好能在医
生指导下进行。对于补药，不要抱着越贵越好、越贵
越有效的想法。中医认为，运用得当，大黄可当补
药；服食失准，人参即为毒鸩。这一点也当引以为
鉴。

戒唯补药而补 对于想健身长寿者来说，光靠
补药不是好办法。否则，古代帝王将相该是个个长
命百岁了。还要注意适当的运动锻炼、饮食调整、多
用大脑（做脑操）、避邪就静等，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
的养生。

在西安半坡、临潼
姜寨遗址发掘中经常出
现的平台、土台实际上
是我国北方广大高寒地
区火炕的最古原型。这
是古人在生活实践中摸
索出的为驱潮、取暖、疗
疾而发明的原始火炕，
先民这一发明创造，惠
泽及今。

在东北农村，火炕是
极其普遍的。它既是寝
息的床铺，又是取暖的设
施。在朝鲜族和满族人
民的家庭生活中，火炕尤
其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目前的一些考古
发现证实，在北方发现
的不少渤海时期（713~
926 年）的居住遗址中，
大都有火炕取暖一类的

取暖设施。
而关于火炕的文字

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著
名诗人范成大曾写过

“稳作被炉如卧炕，厚裁
棉旋胜披毡”的诗句。
此处所记的“炕”，当时
是指火炕。南宋人朱弁
也作为中原使臣出使过
金 朝 ，曾 一 度 被 留 北
方。此间曾写过《炕寝》
一诗，其中描写道：“御
冬 貂 袭 弊 ，一 炕 卧 踪
伏。西山石为薪，黝色
惊射目。方炽绝可迩，
将尽还自续。飞飞涌玄
云，焰焰积红玉。”可见，
当时生活在我国北方的
女真族人民，便居住在
这种烧着火炕的房屋之
内。

于丹：但是首先不能是给本科
生上课，本科生上课估计我们家就
穷了，本科生太多了。这是我给自
己少量的研究生上课，因为研究生
这个层次跟本科不一样。先说什么
是快乐，我们说快乐学习，快乐教
育。昨天晚上我们一帮朋友在一起
聊天，跟白岩松、刘建宏几个朋友
聊起当年米卢的一个理念，说中国
的快乐足球。然后建宏说了很重要
的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
们今天的理解，翻译上有误，快乐
足球这个概念不准确。他说米卢用
的原文是 enjoy，enjoy 用快乐翻译
显得太重了。它不是happy，不是一
个严肃的、僵死的概念，它是一种
投入，其实说享受都重了，就是乐
呵一下，就在这个事里头也乐呵。

主持人：参与的快乐。
于丹：对，参与的快乐。我们

在国外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你吃顿
饭，有人跟你说 enjoy your dinner，
过周末是 enjoy your weekend。但是
在我们的语汇中，
没有一个跟 enjoy对
应的词。我们翻译
成了快乐，实际上
快乐过于严肃了。
我们要求他快乐学
习、快乐教育、快
乐足球的时候，这
个词本身已经太沉
重 了 。 enjoy 是 什
么？就是我喜欢，
我乐呵，我愿意，
我就投入它了；然
后我觉得挺高兴，
又出来了。实际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
常健康的态度，举重若轻。我做的
很多东西，我教书，我学习，我做
工，我干任何一个事情我不能 enjoy
吗？实际上，为什么我上课不拘泥
地点？我觉得与enjoy的心态有关。

龙永图：把工作当成了快乐生
活的一部分。

于丹：我认为其实工作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而且过去有句话叫教
学相长，你跟学生在一起，你自己
不能收获新的东西吗？他们的脑子
多前沿呀，他们有多少双眼睛啊。
我的本行是教影视传媒学的，我的
学生每天都从网上搜罗大量的资
料，他们看各式各样的节目。经常
有学生不停地给我发短信，说有一
个什么节目，你看了没有？推荐你
要看那个什么。我玩儿的东西跟他
们都一样。比如说发短信，一般学
生的速度很难发得比我快。学生玩
很多他们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这
里面年轻的朋友肯定知道“杀人游
戏”是怎么回事，我带学生玩儿

“杀人”，最后把学生都快给玩吐
了，见着我就说：“老师，不玩

‘杀人’行吗？”我说不玩儿，我扣
你学分（ 笑）。就是说他们的生活
方式在影响我。我进入他们的生活
方式，他们才会真正对你打开。如
果他们玩儿的，他们喜欢的，他们
一说流行哪个歌了，外头玩儿什么
事儿了，你一概不知道，那他对你
会有尊敬，但他不会有一种深刻的
融合。我觉得作为老师，你先要选
择他所喜欢的方式，你在里边也很
快乐，你融合了，大家才可能共同
有一个创造。

所以我说在哪儿上课都不重
要。什么叫上课呀，上课无非就是
激活一种思想，得到你自己的一种
感悟，然后获得一种能力的提升。
这一定在教材上吗，一定在板书上
吗，我们以什么方式不行？佛家有
一个词叫“觉悟”，大家都熟悉。什
么叫觉悟？它是两个阶段。觉是一
个瞬间，就是听到别人在讲的时

候，醍醐灌顶，突
然开觉了。悟是一
个过程，生活的悟
性无所不在，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菩
提 ， 自 己 去 感 悟
吧 ， 最 后 就 成 长
了。所以唐代的画
论 说 ： 外 师 造 化 ，
中得心源。就是天
地万物造化、大千
世界都是老师。中
得心源，就是心里
有 一 个 活 水 源 头 ，
就是你看到山川万
物的时候，心中有

所激活，然后你的悟性就增长了。
所以我说，其实学习是一种无所不
在的生活方式。

龙永图：我回忆上世纪70年代
初在英国学英文的时候，实际上我
真正学英文不是在课堂里面学到
的，而是在学生宿舍学到的。那时
候每个学生宿舍都有电视，而且学
英文的话，也就是看电视、看电影
学得最快，因为它是非常生活化的
语言。我们感到在学生宿舍里面学
的英文特别多，因为他们都在吵，
在嚷，互相吵架。我们就仔细听，
到底这个英国人日常交流是什么样
子。因为我们当时学英文都是从毛
主席语录学起来的，政治语言、政治
语汇特别多，但是生活语汇很少。而
且他们之间互相怎么骂人、怎么开玩
笑、怎么幽默，我们都不知道。在他
们看足球的时候，他们忘乎所以的时
候，他们用英文发挥得非常极致、非
常地道的时候，我们学到
了很多的英语。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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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他找了你？”大寨问。
“嗨，别提了，几个月前了，他催

我帮他加速办一下申请的有关‘图像
减噪’算法的专利的事情，你知道搞
专利这种事情可长可短，还没有明文
规定，在国内嘛，那还不一切关系说
了算。我就帮了他，没想到他是为了
整你。唉，本是同根生，何必呢……”
建刚看了看于大寨，小心翼翼地问，

“你们……还是因为杜琳？”
“呵……”大寨苦笑一下，“我跟

他现在已经远不是只有一个杜琳的
问题了……”

“还有什么？”
大寨一摆手：“唉，一言难尽，不

提也罢，还是先说说有没有解套子的
办法。”

“听了你这情况，要说套子，不
是没有，就看你会不会用了。”

“先说，先说。”
“你不是用的时候不知道这件

事情吗？是那个员工私自用的，你可
以把他划拉进泄露商
业机密的责任里去，
把案件直接转到腾飞
跟其内部员工那笔账
上去，让他们斗。”

“让他们斗？”大
寨一个劲儿摇头，“开
什 么 玩 笑 ，这 是 馊
招。”

“怎么？这才是
上上策，谁啊？你要
这么护着？都什么时
候了，还不一切从法
律上出发啊？”

“说下一招，说
下一招，赶紧。”

“没了，还有就是私下和解，我
可以去做说客。你觉得你跟谢东庭
之间还有可能讲和吗？如果他执意
要告你，你怎么办？我也很难帮你，
因为法律上我应该站在谢东庭那边，
他们申请了专利，你没有。你们都是
我同窗，我帮谁不帮谁？唉，同室操
戈最伤人……”

跟张建刚散了后，于大寨突然
有了一种迷茫的感觉，他决不可能把
肖亦飞推到法庭上去，那样他还算是
个男人吗？跟东庭又实在没有机会
可讲和。难道彼此真要动刀子放血，
让自己奋斗了快两年的东西彻底垮
掉吗？那些兄弟们怎么办？老毕是
不是又白死了？自己折腾的目的又
究竟在哪儿？那么多日日夜夜自己
所承受的那种超负荷的压力顷刻间
变得连堆粪都不如。就在一切陷入
困顿和迷茫之际，于大寨突然接到了
谢东庭律师的一个电话，竟然愿意跟
他们见面谈谈，条件是要见他跟肖亦
飞两个人。于大寨忙不迭爽快答应，
并说自己的律师也要同时在场，对方

说没有问题。两个人约了见面时间，
地点，就挂了电话。于大寨有些摸不
清谢东庭又要玩儿些什么，这家伙远
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谢东庭的确是有点儿邪的人
物，当谢东庭看到于大寨关怀肖亦飞
那一幕的时候，他突然知道了自己该
如何找一个突破口去瓦解于大寨和
杜琳之间的情感。

说干就干，他第二天就联系到
了李立行……谢东庭整个儿人觉得
就要咸鱼翻身，他的耐心永远是不会
白等的，杜琳，我终究会有一天让你
再度倒在我的怀里！

这天夜里，杜琳正在给阳阳洗
澡，电话响了起来，这个点儿一般来
讲只有大寨会打过来。她赶紧叫婆
婆把湿淋淋的儿子接过去，自己就冲
到外面把听筒拿起来。是个陌生的
中国男子的声音。

“请问，是杜琳女士吗？”
“我是，您是……”

“我是从国内打
过来的，我姓李。原
谅我的冒昧，不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有时
间，有些事情我实在
是不吐不快。”

杜琳听出对方
不善，并且语气奇怪，
不禁有些心惊。她退
到婆婆儿子吵不到的
地方，平心静气地说：

“您有什么事情，直接
说就是了。”

“于大寨是你老
公吧？！”

“嗯，怎么？你如果是找他，他
在国内呢。”

“不，我找那孙子干什么？我就
找你！”

杜琳皱了一下眉，心下不悦。
“事情是这样，我是肖亦飞的前

男友，亦飞在你老公的公司里做事
情，我早就觉得他们关系不正常，鬼
鬼祟祟，我跟亦飞也为此闹过几次别
扭，我当她耍小孩子脾气，不跟她计
较。前几天，她彻底找碴跟我吵了一
大架，然后坚决跟我分手了，一点回
旋都没有。如果真的是我做得不好，
她跟我分手，我认了，可是转脸，我就
看见她跟你老公亲亲密密，出双入对
的。我不甘心，他于总就算有财，有
权，可毕竟也有家室吧，总不能抛妻
弃子，夺人所爱吧？”

杜琳直听得头皮发麻，心里面像是
在拌着一盘子夫妻肺片，酸的，辣的，麻
的一起往上招呼，她压抑着激动的情绪，
只是淡淡地问：“噢？有这种事情？你确
信没有看错吗？我老公跟我感
情很稳固，我们很好，你想干什
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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